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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链厂
文 /欧阳国

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散文铜奖

一

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大多数桐家洲人的命运都和浙江的拉链厂有

关。这家消失的拉链厂，就像一根拉链头将两列链牙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连接着乡村和城市，故乡和他乡，出走和返回，过去和未来，生存和死

亡。

二十年前，堂哥因没有考上大学，按照他和伯父的约定，他要外出务

工。他心有不甘，一个人躲在房间睡了几天几夜。

那年夏天，桐家洲雨水不断，清澈的小溪变成了汹涌的河流，层层叠

叠的梯田早已饱和，洪水从田埂外泄，像一块块瀑布挂在桐家洲。后山脱

落的泥石像子弹一样飞向破旧的土房，一堵墙被撞开了一个大窟窿。伯父

和父亲戴着斗笠在雨中清理房前屋后的泥沙。房间的水越涨越高，地面变

成了池塘。堂哥床底的拖鞋漂移出房间，走到了客厅。他当作什么也没有

发生，还是死死地躺在床上。他仰视湿漉漉的楼板，雨水一点一滴落在房

间。雨滴似乎掉进他的双眼，模糊了他的视线。

雨过天晴，堂哥收拾行李，一声不吭，离开了桐家洲。我站在村口，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他并没有回头。

他去了浙江义乌的拉链厂。

堂哥不是第一个去义乌拉链厂的，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桐家洲最先

去拉链厂的是我一个远房表哥。他个子不高，皮肤有些黑。有一年冬天，

在外打工的他带回一个长相标致的女孩。表哥牵着女孩的手行走在泥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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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埂，远远看上去，女孩比表哥高出一个头。这个外地来的女孩皮肤白

皙，长发飘飘，说的是普通话，声音十分温柔。我不知道她是哪里人，只

知道她来自义乌拉链厂。

拉链厂就这样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意识里。这段美好的爱情成为我对义

乌拉链厂的第一印象。它应该如校园一样美丽，桃花盛开，处处可邂逅爱

情。

第二年冬天，表哥和女孩带回了一个婴儿。他们准备结婚酒和孩子满

月酒一起操办。不幸的是，孩子突然生病夭折了。那个冬天很冷，村庄暗

沉，空中飞着雪花。婴儿的尸体用一层层旧衣服包裹着，放在了他家门口

的草坪上。表哥沉默不语，他提着孩子往山走去。女孩扑倒在地上，撕心

裂肺地哭……

表哥和女孩结婚了，但他们并没有办酒席。春节一过，他们又去了义

乌拉链厂。从此，他们几乎没有回过村庄。桐家洲，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

个伤心的地方。他们唯有远赴他乡，才能忘却疼痛。义乌拉链厂成了抚平

他们伤痛的港湾。

和表哥一样，越来越多桐家洲人选择了逃离。上世纪九十年代，像一

阵强劲的风吹进桐家洲，带走了桐家洲的父老乡亲。几乎是一夜之间，家

家户户关门闭户，主人都消失了。他们选择子夜出发，徒步到乡镇赶坐第

一趟班车。半夜，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响起，沉睡的村庄提前苏醒。村庄所

有的狗集体汪汪地叫，它们的叫声像是哭声，听得人心碎。桐家洲人举着

高高的火把，扛着大包小包离开了村庄。他们远行的灯火渐渐地消失在乡

间小道，就如同犬的叫声变得越来越微弱……

等到天亮，桐家洲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还有鸡鸭鹅，牛羊狗。

这场蓄谋已久的集体逃离，像是掏空了村庄的心脏，它从此变得伤痕

累累，全身病痛。热闹的桐家洲变得冷清，寂寞。大门的锁在寒风中不停

摇曳，没有了主人的爱抚，它们的身体将由闪闪发亮变得锈迹斑斑。一家

大门两侧贴着烫红的对联，门上有一个偌大的“囍”字。门口，一对红色

的蜡烛还在燃烧，蜡油像泪水一样流着。

我堂姐小学没有念完就外出打工了。她个子矮小，离开桐家洲时，

她背上的行李比她还要高大。我的叔叔婶婶将刚刚出生的孩子，寄养在我



187

家，夫妻俩在孩子熟睡中偷偷地离开了。我的舅舅舅妈、姑母姑父、姨母

姨父、表哥表嫂……我的父老乡亲都走了。他们大多数人都去了义乌的拉

链厂。

几年后，我父母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春运中，他们像蚂蚁一样，在大

地迁徙，从农民变成农民工，从乡村到城市，从故乡到他乡……

二

上世纪末，家庭手工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在浙江义乌兴起，它们在农

村、城中村、乡镇街道和城市遍地开花。这座由小作坊成长起来的“中国

小商品之都”，像一块磁场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那些看似普通的民

房，收容疲倦的身体，安放青春和梦想，像一艘前行的航船，承载了无数

人的命运。

拉链厂在义乌丹溪大桥桥头，一个叫下傅村的城中村。拉链厂没有一

个像样的招牌，倒像是一户人家。实际上，它就是老板在自家开的一家小

作坊。这栋五层高的房子位于村口，一条巷道从门口穿过，串起了两边一

栋栋房屋。这些外表看似安静的房屋，每天都昏天黑地在生产。

和其他厂房一样，拉链厂一天到晚大门紧闭。一扇铁门隔断了工厂

与外面的世界。锈迹斑斑的铁门坚硬，冰冷，给人一股钝痛感。从外推开

铁门，一楼厅堂就是一个偌大的车间，二楼老板用来居住，三四楼也是车

间，五楼是集体宿舍。厅堂门口摆放着一张不大的桌子，桌面堆满账单，

从早晨到傍晚，老板都坐在这里。这就是他办公的地点。我现在也不知道

老板姓名，只记得他身材魁梧，永远挺着一个啤酒肚。老板从来不刮胡

子，胡须特别茂盛，几乎挡住了他的嘴唇。老板坐在办公桌总是不停地

按计算器，核算进出货物数量，给工人计件，并转化成工钱。他的中指像

小鸡吃米似的快速地点击计算机的数字，计算机发出急促的声音，每个数

字的响声像子弹一晃而过。这也是给工人发放工资的地方。月底还没到，

有的工人急需用钱，就向老板提前支取工资。老板心地善良，一般都会答

应。老板娘瘦得猴子一样，她头发银黄，眼睛碧蓝，长得像外国人。每

天，老板娘都化淡妆、涂口红，她走路带风，一副十分时髦的样子。老板

娘喜欢骂人，嗓门特别大，大家都特别怕她，见到绕道而走，暗地里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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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为“母老虎”。

拉链厂繁盛的时候有近百名工人。工人大部分来自江西，在江西人中

桐家洲人又占多数。除桐家洲人外，有的来自湖南、湖北、河南、河北、

安徽等地，还有的来自江西上饶、抚州、鹰潭、九江等地。湖南几个女孩

子长得好看，个子高大，身材苗条，长发飘飘。上饶人有一对夫妻，男人

长得白净，可能是多年进厂没有下地的缘故。女人有一颗龅牙，她不太爱

说话，可能是怕暴露自己牙齿的缘故吧！还有一个行动不便的上饶人，听

说是这对夫妻的亲戚。不过，他们之间来往并不密切，根本看不出有什

么亲戚关系。他是个矮墩胖子，走路一瘸一拐的，大家都习惯叫他“拐

子”。他的真实姓名，很少人知道。

那个时候拉链厂的工人大多数是女孩子。她们多为豆蔻年华，正处青

春期发育期。封闭的工厂无法禁锢少女追求爱情的渴望。拉链厂有一个帅

哥叫阿菜，他留着长发，长得像《神雕侠侣》里的杨过，迷倒了拉链厂一

大帮女孩。他隔三岔五在拉链厂换女朋友，她们不仅死心塌地把第一次献

给他，还舍得为他花钱。拉链厂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僧多粥少。“拐子”

也谈过好几个女朋友，还是女孩追求他。不过，最终没有一个女孩嫁给了

“拐子”。他离开拉链厂时，孤身一人。

堂哥像一滴水，流进了拉链厂的流水线。命运之河带他一路向前，

他别无选择。他时常想，要不是桐家洲那场大暴雨，他应该不会轻易向伯

父低头，向命运妥协。他操作机器时，泪水如同当年桐家洲的雨水一样落

下，他眼前一片模糊。突然，锋利的机器落在堂哥的中指，鲜血犹如泉水

一样从伤口冒出。瞬间，疼痛从堂哥中指扩散，像一只猛虎在吞噬他的身

体，从手指到身体每一个细胞。他蹲在地上，全身颤抖。

每天，堂哥从流水线下来，都坐在拉链厂五楼楼顶，望着陌生的城

市，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这一切都被金丽看到了。她爱上了堂哥，爱他英俊潇洒的模样，爱

他忧伤沉思的眼神。她每天买来一只大西瓜，陪伴堂哥坐在拉链厂楼顶。

不仅金丽追求他，堂哥的到来引起了拉链厂一阵躁动。流水线的女孩子坐

不住了，开始想尽办法追求他。有的教他如何做拉链厂，有的为他洗衣做

饭，还有的带他逛街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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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哥只喜欢金丽。他苦涩的生活被金丽甜蜜的瓜渐渐冲淡了，并且越

来越甜。夜深人静，堂哥趁着黑色抱住金丽，她并没有拒绝，反倒高兴。

堂哥感觉空荡荡的心瞬间被金丽填满了，人生迷茫的他，身处异乡的他，

那一刻找到了归宿。

就这样，堂哥和金丽确立了恋爱关系，并最终结婚了。他们走到一起

让很多女孩伤心。秋莲就是其中之一。她也是我们桐家洲人。秋莲喜欢我

堂哥，可堂哥不喜欢她。她深受打击，不久就离开了拉链厂。几年后，秋

莲嫁到了桐家洲隔壁村。每年正月初二，秋莲都回娘家。每次经过堂哥门

前，秋莲都有意加快脚步。

二十年过去了，秋莲依然没有忘记拉链厂的日子。那些在拉链厂的女

孩都无法忘却自己的青春。她们已是不惑之年，如今消散在茫茫人海。

三

和堂哥一样，我也是高考结束去了义乌拉链厂。火车下午从赣南出

发，到南昌向塘站时天色完全暗了。夜色中，火车按照既定的路线做出选

择，由京九线驶向了沪昆线。人的一生同样行走在一条无形的道路上，随

时面临各种各样的抉择。十八岁的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天蒙蒙亮，火车到了浙江义乌站。我从火车站走出，看见一堆出租

车和摩托车。我坐上一辆摩托车，司机是一名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我一眼

选择他，是因为他戴眼镜，看上去很斯文，感觉是个好人。可是，我坐在

摩托车上还是忐忑不安，他开得很快，像一阵风往前吹。摩的司机一路沉

默不语，我甚至想他会不会在预谋一场拐卖。我不知道下傅村拉链厂怎么

走，他会把我带到哪里去。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摩的开到了下傅村。我一下摩托车就看到母亲，

她站在拉链厂铁门口。她已经等待很久了。我们一进拉链厂就碰见了老板

娘。她噼里啪啦就骂母亲，“这里是工厂，不是你们家，谁同意你让小孩

来。”不过，老板娘是通情达理的人，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进入新世纪，义乌家庭手工作坊开始走向衰弱。拉链厂生意一年不

如一年。工人剩下不到五十人，湖南、湖北和安徽人都走了，剩下基本上

是江西人。我到拉链厂就感觉回到了桐家洲，看见的都是熟悉的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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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桐家洲出发，在这里又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桐家洲。桐家洲是一个小地

方，大家每天都要见面。拉链厂就更小了，桐家洲人每天生活在一起，就

像拉链连续排列的链牙一样，他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老板为了留住工人，此时的拉链厂管理更加人性化了。铁门白天随时

都可以进出，到了晚上九十点才会反锁。每天一早，母亲穿过马路，到江

南市场买早餐和买菜。江南市场离拉链厂大概十分钟路程。路是一条弯弯

曲曲的巷道，两边的民房都是家庭手工作坊。

夏天，不是拉链生产旺季。每天拉链厂早早就收工了。傍晚，桐家洲

人都习惯成群结队到江南市场，就像村庄逢年过节赶集一样。他们悠闲地

走在巷道上，有说有笑，像是下傅村真正的主人。

江南市场到处都是人头，那些忙碌了一天的工人，像潮水一般从四面

八方涌来，挤得街道水泄不通。一条不长的江南市场，从头走到尾也就五

分钟，除了蔬菜、水果、服装，这里卖得最多的是小商品。这是他们每天

最轻松的时刻，他们由打工者变成消费者，或者旅行者。他们表情自信松

弛，似乎把故乡忘得一干二净，完全融入了异乡。他们不像是来自偏远山

区的农民，完全变成了一个市民的模样；他们说着不同的方言，谈论的不

是家乡的人和事，而是眼前琳琅满目的商品。他们空手而去，每次都满载

而归。

江南市场有几家照相馆。照相是在义乌的桐家洲人最高兴的事情。

他们穿上时髦的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蛋涂得白白净净。女孩喜欢

涂口红，她们把自己的嘴巴整得像一根香肠。大家拍合影，也拍个人照。

拍照时，他们有的选择站着，有的喜欢坐着，有的轻松自如，有的表情僵

硬。女孩往往胸前抱一只娃娃，或者手捧一束假花。照片一般会过塑，背

景有蓝天白云，江河大海，高山流水，还有一片花海等等。过塑的照片会

打文字，比如：岁月流逝、青春年华、美好韶光等。如果是一对夫妻或者

恋人照片上的字一般是“爱情甜美”“真爱永恒”之类的。他们把过塑的

照片寄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照片上的桐家洲人长得像电视上的明星，感

觉个个在城市里过上了幸福而体面的日子。

除了去江南市场，他们还去更远的夜市场。我现在忘记了夜市场具体

名字。只记得，夜市场除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就是人，就像一个巨大迷宫，



191

让我完全迷失了方向。行走在夜市场的人流中，就仿若有一股洪流将身体

往前推。我拉着堂姐的手，慢慢地跟着她往前走。实际上，她个子比我矮

小，可是她一点也不胆怯。拉链厂的女孩似乎对人头攒动的夜市习以为

常，她们不急不慢地蹲在地摊上挑选鞋子、衣服、首饰、生活用品和化妆

品……她们反复钻进布帘遮挡的试衣间，不一会儿，像变魔术一样，换了

一个人似的又从试衣间走出来。试衣服的女孩总喜欢问，好不好看？合不

合身？在柔和的灯光下，她们灿烂的笑容比廉价的衣服更加美丽迷人。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而繁杂的世界。在一个魔术表演的地摊

上，我身上仅有的五十块钱稀里糊涂被骗去。我乖乖地把钱给他们，除了

不甘更多的是恐慌。显然，年少的我无法洞察陌生的城市和复杂的人心。

拉链厂的工人光顾最多的还是拉链厂楼下的商店。这家商店租的是拉

链厂老板房屋的一楼，开店的也是江西人。店老板整个夏天都穿着一条花

色短裤，上身赤膊，每次看到他都是满头大汗。他身上好像有流不完的汗

水。女店主是一个肥胖的女人，她特别喜欢笑。她的笑容是商店最鲜明的

招牌，也是最好的广告。因为她甜美的笑容，商店变得财源滚滚。

商店最畅销的是冰棍和啤酒。夜幕降临，总有男人站在商店门口，手

上提着啤酒瓶，嘴巴叼着一根香烟。女孩则喜欢买冰棒，她们嘴巴嘬着一

根白色的冰棍，坐在商店门口看电视。她们穿的是廉价的牛仔短裤，露出

一条条雪白的大长腿。喝酒的男人喜欢把目光投向女孩的大腿，有的男人

看得嘴巴都歪了。当然，也许是他们喝醉的缘故。

黑白电视机播放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有的女孩喜欢乔峰，更多

女孩喜欢段誉。当她们看到段誉和王语嫣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时，不禁停止

嘬嘴巴里的冰棒。

现在，消遣方式多元化。一部手机就可以视频聊天、看电影看电视、

网上购物等等。很难想象，当年一颗颗躁动不安的心是如何度过漫漫长

夜。

四

仲夏，拉链厂就像一个火炉。我躺在五楼集体宿舍，床上的席子热

得发烫，吊扇涌出一片热浪。高考成绩还没有出来，和堂哥跟伯父约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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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父亲要求我考上大学才继续念书，要不然就外出打工。在拉链厂的暑

假，我经常躲在集体宿舍读书。我印象深刻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

是怎么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不为命运所折服的事迹深深感染

了我。我把故事讲给桐家洲一个堂姐听，她一边穿拉链，一边掉眼泪。

在拉链厂，我还阅读了《巴黎圣母院》《老人与海》《复活》《平凡

的世界》等中外文学名著。十八岁的我，在拉链厂这个特殊的环境下，阅

读这些文学作品，它们所激发的能量是无穷叠加的。正是这些文学作品的

力量，影响了我即将面临的选择，也无形之中引领我的人生走得更远。

除了阅读，我在拉链厂还写作。我把床当作书桌，写下一篇篇稚嫩的

文字。我记得自己当时写了一篇小说《小巷》，偷偷地拿到下傅村打印店

打印，寄给了上海的《萌芽》杂志社，参加当年“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

竞赛。投稿当然杳无音信，不过，我的写作之路毫无疑问也是从拉链厂开

始的。

在拉链厂这个狭小而封闭的环境，我以一个少年的身份融入打工者的

现实生活。他们在异乡构建了全新的生活状态和人际关系。他们在一条流

水线上工作，在一个卫生间洗澡和上厕所，在一间集体宿舍睡觉……他们

暂且不论年龄大小，不论家庭亲戚，不论男性女性，不论文化水平。在流

水线上，他们身份平等，他们名字一样，他们目的一致。

有些事情若是放在封闭的桐家洲，简直难以想象。比如，睡觉。集体

宿舍是一个大房间，摆放了十多张床。有的床周围拉了一块布，这些显然

是一对夫妻或恋人的床位。一块布当然挡不住任何声音，在几十人的大房

间，而且满屋子都是熟悉的桐家洲人，这是一件多么尴尬而害羞的事情。

桐家洲人在拉链厂看似相安无事，相互之间毫无秘密。实际上也矛盾

不断，暗流涌动。

最大的事情差点出了人命。白净的上饶男人喜欢上桐家洲一个女孩。

上饶女人知道后，把女孩从流水线上拉扯下来，两个女人在地上拼命厮

打。上饶男人跑过来，给了上饶女人几巴掌。晚上，上饶女人从楼下商店

买来几瓶廉价的白酒，像喝矿泉水一样灌进自己身体。她喝得胃出血，倒

在了拉链厂的集体宿舍，一动不动，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上饶男人吓得

跪在地上哀声痛哭。老板娘拨打120，急救车很快把上饶女人拉走了。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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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洗胃抢救，上饶女人才捡回一条命。

后来，上饶夫妻离开了拉链厂。女孩自然也走了。女孩后来结婚了，

听说又离婚了。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看见她回到了桐家洲。她坐在屋檐

下，身体消瘦，眼神忧虑，一副病恹恹的模样。毫无疑问，她在拉链厂的

事情变成了风言风语，从浙江义乌吹到了桐家洲，影响和改变了她整个人

生。

小吵小闹在拉链厂当然经常会有，大多数是因为上厕所、洗澡、睡觉

和流水线做工引发的。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闹得最凶的一次是我母亲和我

表嫂。

她们不知道因为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吵起来了。这都不重要了。吓人

的是，当大家听到吵架声音赶来时，她们俩都各自手持剪刀，情绪异常激

动，扬言要把对方刺死。这场激烈的争吵换来的是两家人多年的冷战，即

便是天天在拉链厂，也从不打招呼。春节回到桐家洲，也互不来往。

多少年后，我们两家才重归于好。我母亲逝世后，当我抱着她的骨灰

从外地回到老家时，我表嫂竟然跪在我家门口嚎啕大哭。我母亲出葬时，

也是她哭得最凶。表嫂这些举动是不是因为在拉链厂和我母亲吵架有关

呢？她是不是在后悔呢？要不然，她怎么会哭得如此撕心裂肺。

小小的拉链厂就是一个世界，矛盾与冲突本是世界常态。一条好的拉

链，可以将两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那些紧密相连的链牙，连接了一个和

谐的世界。

当我走向社会，走上管理岗位，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我懂得调和矛

盾，就像一根拉链一样，要把人和人融合在一起。

五

十八岁的我，满脸的青春痘，它们像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样滋生在我的

额头、脸蛋和下巴。我喜欢用手去挤压青春痘，经常把自己的脸弄得坑坑

洼洼。

除了看得见的青春痘，还有看不见的青春荷尔蒙。它们像潮水般在我

身体不断上涨，让我终日难安。这一股潮水不仅袭击我，也同样袭击在拉

链厂流水线上做工的陈洁。和我同龄的陈洁似乎比我发育得更早更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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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个子相当，同样是满脸青春痘。不一样的是，陈洁胸部像长了两个茶

树包，凸起来了，在穿着单薄的炎炎夏日，她正在发育的乳房若隐若现。

我和陈洁从小青梅竹马。我们都住在桐家洲洲口，小时候一起放牛、

砍柴、玩游戏、上学……桐家洲人见到我们，经常笑我们是一对小夫妻。

初中毕业后，陈洁离开了桐家洲，去了义乌的拉链厂。她想和我一起继续

念书，可是在她父母看来，女孩子读书又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早点出去打

工攒钱。

三年后，我们在拉链厂相见。她刚从流水线上下来，身穿一件白色

的连衣裙，在光线晦暗的工厂，她的出现就像一束光，让我眼前一亮。她

看见我，脸上似乎荡漾着一丝春风，她羞涩地微微一笑，满脸难掩喜悦之

情。

在拉链厂的桐家洲人看来，我是为陈洁而来的，我们是天生一对，

我们将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白头偕老。也许，陈洁也是这样想的。有一

天，她特意带我到义乌的另外一个村庄，看望她正在那里打工的父母。

早晨，我们从下傅村拉链厂出发，沿着滨江公园，走过丹溪大桥，到

义乌中心汽车站乘车。我们并排坐在客车上，窗外吹进凉爽的微风，吹拂

着她柔和的长发。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裙子，打扮得如同新娘回门似的。

我们都望着窗外，心里有太多的话，却只字未提。

我现在忘记了那个城中村的名字。陈洁的母亲就站在村口等候我们。

当时，陈洁母亲是多么年轻。现在的陈洁差不多就是当年她母亲的年龄和

模样。

陈洁的父母特别热情，像过年一样招待我们。我们并没有谈论太多，

但一切又感觉心知肚明。这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见面，象征意义不言而

喻，它甚至一度左右了我的选择。

黄昏，我们回下傅村。我和陈洁肩并肩行走在丹溪大桥，我们悠长

的影子落在地上，不断前行。我们停下来，站在桥头，看见夕阳西下，平

静的义乌江就像一面广阔的镜子，闪闪发亮，天空在燃烧，将大地照耀得

一片通红。暮色降临，陈洁悄悄地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全身不停地哆

嗦，脸蛋如夕阳通红，火辣辣的，心脏像闯进一只野兽，活蹦乱跳。

我们没有说话，只见满城灯光渐渐地亮起，义乌城变得光彩夺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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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灯火通明的义乌城，感觉不再陌生。我似乎如同当年的堂哥，找到了

心灵的归宿。

不久，我的高考成绩出来了。我顺利考上了大学。

我和陈洁站在拉链厂楼顶，头顶满天星星，远处的丹溪大桥车流马

龙，桥上华灯绽放，像一条耀眼的银河。我们开始肩并肩站在一起，她慢

慢挪动肩膀，身体离我越来越远。最后，她带着哭声离开了。

夜色中，我从拉链厂走出。我回头，看见陈洁站在阳台上。当我踏上

返回的列车，不禁泪流满面……

后来，我再也没有去拉链厂。多少年后，拉链厂被征地拆迁了，下傅

村建起一栋栋高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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